
经评选， 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

品为质本洁来的 《后情人时代》（原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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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以下是评委韩达

的点评：

艺术的本质是人的观念与情感的表

达。离开情感与精神，所有的形式和技巧

都会显得无足轻重。

《后情人时代》从形式上看似在写一

对青年男女于情人节这一天相见的情

景， 实则是一位当代女性心底情感的渲

泻和倾诉———关于爱情的思索， 关于婚

姻的困惑……虽然俗套、无果，但却显得

真诚本色，而又朴实无华。

深夜， 杨海江外出归来， 看见宝宝甜蜜地睡在妻子旁

边，并带着幸福的微笑，他不由得又想起去世的妈妈，禁不

住两眼湿润，泪水不停地往下流。

从他记事那天起，有个谜就深深地压在他的心底：为什

么婶子是两个乳头喂孩子奶吃，姑母、大姐也是，唯有妈妈

是一个乳头？他很想问妈妈是什么原因，每当他的话刚到嘴

边，妈妈就打断了他的话，说：“小孩子不懂事，只管用心读

书，不该你知道的事情就别问那么多。 ”

妈妈说的话更让他疑虑，他越发想知道谜底。 有一次，

他从学校里领回三好学生奖状和奖品， 想趁着妈妈高兴的

时候，就可以问个明白了。 “妈妈，您能告诉我，您为什么只

有一个乳头呢？ ”这次，妈妈对他提出的问题并没有拒绝：

“那会儿你才七八岁，妈妈喂你奶吃，奶里没有水，你吃着哭

着，吸不到肚子里奶。为了不让你哭，妈妈拿着乳头，一边哄

着你，一边逗身边那只花猫让你乐。 谁知一没注意，该死的

猫，把妈妈那个乳头咬掉了，从此以后，妈妈就变成了一个

乳头了。 ”

平时，妈妈看到妻子喂孩子奶时，就连声对妻子说：“喂

孩子吃奶，首先要挤挤奶，看看奶里面有没有水，千万不能

叫孩子吸空奶，那样大人会得毛病的。”妻子说：“妈，您老人

家放心，我的奶水可足了，孩子吃不完，好多奶都挤到地下

浪费了。 ”妈妈听后很乐意地说：“奶多了还要当心，别把孩

子撑着了。”妻子喂孩子奶，有时猫也在她身边转来转去，妈

妈不放心，总是把猫咪赶到一边。 海江想，妈妈很可能怕猫

把妻子的乳头也咬掉。

妈妈由于过度操劳，一病不起。 她感觉自己快不行了，

特意把海江叫到床前，老泪纵横声音低沉气息微弱：“儿子，

妈知道你心里有个谜，几十年了，你没有解开。 今天妈妈一

五一十地告诉你，在你出生七八个月时，正是咱们这里出现

了灾荒之年。 人们生活苦寒，挖野菜，刮树皮吃，四处逃难。

饿的时候妈妈奶中没水， 每天忍着疼痛让你吸， 你吸不到

奶，哇哇啼哭，像在揪妈妈的心。没有吃的，哪儿来的奶水让

你吃？ 所以那次你吃奶时，你吃着哭着，小手抓着妈妈不松

手，妈妈只顾哄你了，没想到你把乳头咬掉了。 每当想起这

件事情，妈妈就非常难过，这是妈妈的无能，饿得你三岁左

右才会走路。 你爸爸体弱多病，没钱医治，灾年刚过就去世

了。家中失去了主心骨、顶梁柱，妈妈领着你们四个，度日如

年，心里又悲伤又痛苦，眼看咱们这一家人难以生存下去。”

海江听了妈妈痛心的讲述，随即跪在地上，失声痛哭：

“妈妈呀，是孩儿欠你的血债，儿该死，妈妈呀，你千不该万

不该，不该把这事隐藏在心底几十年，瞒着我不吭。 我的苦

命的老妈， 我就把普天下的树当做笔， 地球上的水全当做

墨，也写不完您对我的爱如山、恩如海的功劳。 ”他哭着，拼

命地打着自己的脸，“我不孝，都是我不孝……”

口号的变迁

□

熊硕听

有德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资源匮乏、地薄人稀。

但他们人穷志不短，三十年前，有德县在全国率先喊出“再

苦不苦孩子，再穷不穷教育”的口号。决心勒紧裤腰带，就是

缺吃少穿也要先把教育办好。全县干群精神为之一振，纷纷

集资建校，捐钱捐物，献计献策。没过多久，一座座崭新的教

学楼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创造了穷县办大教育的奇迹，

被人们誉为 “有德精神”。 有德县群众中流传这样一句话：

“最美的风景在乡间，最好的建筑在校园。 ”。

上个月，我终于借出差的机会前去有德，拜访心目中的

教育“圣地”。

“三十年了，有德的教育现状一定是今非昔比、天翻地

覆！ ”在长途客车上，我兴致勃勃地思量。

途中，正好遇到来自有德的俩乘客，一老一少。 我忍不

住兴奋地向老者打听有德教育的近况。

“嗯，确实是‘今非昔比’了！ ”老者的眼睛里掠过一丝忧

郁，语气也不太对劲儿。 “如今，官方的大口号还在喊，我们

老百姓已把它改成了‘再苦不苦政府，再穷不穷公仆’了！ ”

“哦，怎么个情况？ ”我大吃了一惊，连忙问道。

旁边的青年接过了话茬：“所有学校里的教学楼都已老

旧不堪，桌凳也已缺胳膊少腿了，也没人过问。 可县政府却

投巨资盖了一座‘天安门’办公楼，除了中间没挂毛主席像，

两旁的标语变了变样儿，几乎和天安门一模一样了！ ”

“哦，有这回事？ ”

“哼哼，还有呢！我们东邻的德东县建了座‘小白宫’，西

邻的德西县还修了座‘金字塔’———”

“什么？ 金字塔？ ”我打断了青年的话，疑惑地问。

“对，金字塔。德西县政府的办公楼，四面八方的群众都

去参观，说从没见过这么奇特的房子！ ”

我心中暗想：“‘金字塔’是埃及法老的坟墓啊。 这些人

怎么连基本常识都不顾，修座‘坟墓’来办公，这不是‘自掘

坟墓’吗？ ”

无论如何，既然已经来了，总要实地考察一番。没想到，

我的考察刚开了个头，就有几个彪形大汉盯上了我，其中一

个还严肃地警告我别没事找事，自讨苦吃。

“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我怀着沉重的心情，黯然离开了

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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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边的迎春花像刚睡醒一样， 在春风温

柔的触角的轻抚下伸了伸纤细的枝儿， 对着

早春初涨的河面绽开明媚的笑。 一双白净却

带着些茧的手伸过来，折了其中的一支，朵上

几颗水珠掉落，乱了一处平静的河水。

她叫迎春，和迎春花一个名儿，因这她最

爱这花。 半个月前，苏婶的船回来了，与以往

不同的是，这回船里多了位娴静的姑娘，说是

她那本家生养了九个孩子，父亲害了病，不久

前去了。 不堪重负的家里将她送给了过往船

上的苏婶。 这位姑娘，便是迎春。

我年幼时极喜爱迎春，她有双灵巧的手，

会拿些草叶变成各种动物给我玩耍， 她也有

满肚子的故事，会唱好听的家乡歌。可她并不

常有空， 每天一早我上学堂路过苏婶的院子

时，衣服总已经被平整地晒在竹竿上，公鸡们

伸长了脖子神采奕奕地打量我， 而她则坐在

院子里卖力地劈着柴火。 人都说苏婶白捡了

个大便宜。 是的，才就春天，苏婶便搬了藤椅

出来，舒舒服服地躺在里面，一片花香中，乍

一看倒是一片祥和， 只是偶尔觉出苏婶闭着

的眼皮底下眼珠的转动， 才可隐约猜到她在

精明地算计着什么。

岸边的迎春花已经打了卷， 露出些焦枯

的颜色。一天我下课回家，忽听得院里二叔和

二奶奶在西屋里争执着什么。七八岁的年纪，

好奇心最重， 我蹑手蹑脚地移步到西屋窗下

努力地听着， 明白到这是二叔想让二奶奶给

他和迎春说亲。 二叔打娘胎里出来脚就是跛

的，加之脾气古怪，年近三十都还没娶亲，而

迎春也才十六那！我忙不跌跑去找迎春，将我

听到的跟她说了。 迎春又惊又吓地说不出话

来，我知晓了她的不想嫁，跟她说让她逃跑。

哪知刚才的话全让苏婶听墙角听了去， 苏婶

抄起扫帚就来赶我，吓得我撒丫子跑了。苏婶

的力道我可见识过， 早先我和二哥去她家地

里偷了俩萝卜，被她揪着耳朵，疼得我俩唏哈

唏哈的。

晚饭罢，我坐在院子里纳凉，夏的脚步才

刚迫近，我就觉出了那燥热的气息。我惊讶地

看见苏婶从二奶奶屋里出来， 手里还攥着什

么，她瞧见我，眼一瞪，但随即却笑盈盈地掩

着怀里的东西悠悠然地走了。 后来的什么我

不知道，不过迎春和二叔的亲事是定下了。说

是迎亲， 也不过是从村南苏婶的院里找人用

竹子做成的小架将迎春抬进了村北的二叔

家。我是乐意的，突的觉得当初真不该叫迎春

逃跑， 因着每天一开门便可瞧见迎春不美却

算秀气的眉眼。听奶奶跟妈妈说起，迎春是二

奶奶几乎花尽了养老钱“买亲”买来的，那时

年岁小，并不太明白“买亲”是什么意思。只知

道二奶奶从不给迎春好脸色瞧， 而迎春也总

有做不完的事儿。 可她依旧待我好， 一边洗

菜，一边给我讲故事，间或塞一两只草编的蚱

蜢给我，她说我长得像她家中最小的妹妹。有

回我在李树下的青石板上写大字， 抬头忽见

迎春拿腰顶着一大木盆衣服低头瞅着我，这

时二奶奶从屋里开门出来，迎春便抿了抿嘴，

垂下眼睑，快步朝着西屋那边走了。

等夏天聒噪的知了声渐渐地退却的时

候，我终是觉出了什么不对劲的地方，二奶奶

待迎春好了许多，迎春似乎一下子闲了下来，

也爱坐在青石板的一角， 一面腆着微微隆起

的肚子，一面看着我写大字。哦，是了，迎春怀

孕了！ 这样就会有人叫我姐姐了对吗？ 哦，我

的好迎春，总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惊喜！

我天天盼望着迎春肚子里的孩子快点降

生，就像盼着新年一样。当冬天凛冽的风刮下

了李树上最坚强的叶的时候， 院里开始热热

闹闹地准备年货了。正月初三，当我窝在被子

里将长辈给的压岁钱数到第十二遍的时候，

西屋里像炸了锅一样吵了起来。迎春早产了。

产婆妈子们被弄了个措手不及， 端着热水进

进出出。孩子没了，这是三天后迎春呆滞地坐

在院子里，我看那消了往日的红润，平添一丝

阴郁的脸才隐约猜到的。迎春瞧见我，忽的两

眼有了些光彩。我想上去跟她说话，可不知道

该说些什么。犹豫时，我的胳膊被略带粗暴地

拽住，一扭头，是妈妈。我被拖进了屋，门被狠

狠的关上，“大过年的，不嫌晦气啊！以后不许

找她玩！听见没有！”妈妈甩下这句，怒气冲冲

地上了阁楼。我蹲在地上，我知道迎春一定听

得见，是了，她一定也看见妈妈把我挂在床头

的草蚱蜢扔出窗外……

打那以后， 我没再见过迎春， 据说是病

了。

年过了， 死气沉沉的院里忽的闹腾了起

来，原来是迎春她亲娘来看她了，关上门不知

跟她说了些什么，迎春很快能下床了。毕竟是

年轻的，迎春很快又怀上了，这回她顺顺当当

地生下了一个男孩，二奶奶抱着他满院子走，

乐得合不拢嘴……我自嘲的笑笑，又做梦了，

迎春的亲娘既已将她“送”人，又怎么会再来

看她？

窗外的雨淅淅沥沥落了一夜， 不知岸边

迎春花开了没有？ 可还记得当年的迎春？

新书评

那年你十八岁，刚刚褪去青涩，成为一个

少年。

我站在一个山坡上， 看着漫山遍野的油

菜花，开出了喜气洋洋的一片金黄。

放羊的爷爷甩着羊鞭从远处走了过来，

我拉着爷爷的衣角， 爷爷抚摸着我并不光滑

的脸蛋儿。

爷爷说山上有很大一个湖泊， 湖泊里有

美丽的彩贝， 还有一棵一年四季都开着花的

玫瑰树。

我知道爷爷又在骗我，我知道，玫瑰怎么

可能一年四季都开花？

可是， 年幼的我还是对山上的那棵一年

四季都开花的玫瑰树心生向往。 爷爷甩着羊

鞭走远了，他的背影消失在我眼畔时，山坡上

的那棵玫瑰树早已在我年幼的心里生根发

芽。

第二年， 甩着羊鞭的爷爷就永远的失去

了再一次甩羊鞭的机会，爷爷弥留之际，我趴

在他的病床前哭成了泪人。

我哽咽的泣不成声， 我拉着爷爷那双竹

枝一样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我鼻涕横飞的埋

怨着爷爷

,

说他骗我，说他还没有陪我上山，

看那棵一年四季都开花的玫瑰树， 怎么说去

就去了。

妈妈轻轻的扶起泪流满面的我，傻姑娘，

山上什么都没有，哪有什么玫瑰树，那是爷爷

为了哄你不让你跟他去山上受冻编出的故事

骗你的。

那一年，我六岁。从妈妈的口中，我知道，

爷爷口中所谓的那棵在山顶生长的一年四季

都开花的玫瑰原来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可是，

山顶的那棵火红的玫瑰已经在我幼小的心灵

里扎下了根， 上天注定， 我心里的这棵玫瑰

树， 在我心灵的沃土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

潜滋暗长。

那一年，你十八岁。刚刚长成一个英俊的

少年。你从山外走来，肩上背着一个藏青色的

背包。

那一年，我十六岁。梳着一个山里姑娘都

会梳的羊角辫，我把羊角辫一分为二，所以，

只要一跑起来， 两个大辫子就会在我的肩头

像敏捷的小鹿一样左右的跳动着。

记得你来的那天，我在院子外面洗衣服。

你从我家低矮的门前走过， 我抬头看了你一

眼。

你身上穿着一身牛仔衣， 脖子上挂了一

个精致的小饰品。

我抬头望了你一眼，就那一眼，你那白净

的皮肤， 干净没有杂念的眸子就深深的吸引

了我。 你冲我笑了笑，我的脸一红，匆忙低下

了头，装模作样的继续洗衣服。

一直到你从我家门口走远， 我才壮着胆

子跑到院子外面窥视你远去的背影。我知道，

那一刻，我就看到了多年前的那个白天，爷爷

根植在我心田的那朵四季常开不败的玫瑰。

我匆忙丢掉还没洗完的衣服， 循着爷爷

多年来一直走过得足迹，我爬上了

不远处的山巅，我像发疯一样的在

山上奔跑，甚至听见了风声。 我知

道 ，山的远方还是山 ，就算我跑再

远，山上也只有树，所谓的那棵玫瑰

树，根本就不存在，只是我心灵峡谷

里的自欺欺人的臆想罢了。

后来，我们竟还会有故事发生。你是大山

外面的孩子， 却不知怎么会来到我们这贫穷

的山村来上学。

也许是老天对我垂帘有嘉， 或许是心中

的那朵玫瑰包孕太久，太太渴望绽放。 你，十

八岁英俊的你竟然和我成为了同桌。

刚开始，我甚至不敢看你的眼睛，也许我

是爱上你了吧！总感觉你的目光很深邃，仿佛

四目相对时，我的一切秘密、心事，你全都能

洞穿。

熟识之后， 我带你去那棵曾经在我童年

岁月里就根植于心生长着四季不败玫瑰的那

个山坡上。油菜花开出了淡黄色的花朵，远远

望去，一望无际的花海中，我们两个年轻的背

影在漫天的花海里徜徉。

你说我的羊角辫子甩动着很好玩， 我听

出来你不太喜欢我的羊角辫。

第二天，我就让妈妈在昏暗的灯光下，给

我剪成了“剪发头”。你看我把辫子剪短了，问

我留了那么多年的头发，怎么说剪就剪了。

我从你看我的目光知道， 你其实没有不

喜欢我的头发。于是，我又开始有意地蓄起我

的头发。

你常常给我说起山外的故事，每次，我透

过你的故事，仿佛透过你略带哽咽的声音，我

就能看到山外的世界。

我知道，我迷恋上了你。 一直以来，你都

把我当成妹妹看待， 可我却早已把你当成我

心里的玫瑰———一年四季、永不凋谢的玫瑰。

我知道，该来的总是会来。 离别，也许命

运早已决定好的事情。

我和你又一次来到了那个山坡上， 只可

惜是冬天。 前一天晚上，刚下过大雪，山上的

树木一片银装素裹。你眺望着远方，仿佛你透

过那一望无际的皑皑白雪就能看见山外的霓

虹，看见远方的家乡。

我的泪流了下来，我心里一阵暖意袭来，

埋藏在内心深处的那朵妖艳的玫瑰一瞬间在

这冰天雪地的寒流里完美绽放。

我忽然含着泪上前抱住了你， 你身上的

气息又一次让我陶醉了。 你紧紧地把我搂在

怀里， 我那刚刚垂肩的刚长出来的羊角辫像

一条游弋着的的小蛇散乱的钻进了你的胸

膛。

你从脖子上取下了那条伴随你多年的刻

有你生辰八字的吊坠项链，红红的项链绳，串

着那一个水晶般的吊坠， 在漫天的雪花飞舞

中，是那么的晶莹，我拿在手中，擦了一把泪，

转过身跑往了家的方向。

你说，多年后我们还会再见面。

我也相信多年后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我历尽千辛万苦， 奋斗了多少个夜以继

日，终于一纸录取通知书让我飞出了大山。

我心中原本快要枯萎的玫瑰慢慢的又舒

展了腰身，在阳光下茁壮生长。

这么多年，你留给我的思念太重，而我留

给你的念想太轻。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拿着你

留给我的项链，灯火阑珊处，你的脸渐渐地在

我的脑海里模糊了。

思念也许真得会慢慢瘦掉， 玫瑰也许真

得会在冬天里枯萎掉。是的，是玫瑰总会枯萎

的。

若干年以后， 每当我想起爷爷那个善意

的谎言， 你的脸庞就会情不自禁的浮现在我

的脑海里。只是现在的我早已明白：当我失去

你太久之后，包裹在我内心深处的那棵玫瑰，

早已盛开在了沙漠上。

上月点评

迎春与迎春花

□

佚 名

沙漠玫瑰

□

王 焱

母亲的秘密

□

王法汤

看普京强势归来

□

谢祺相

2012

年

3

月

5

日，普京当选俄罗斯

新一任总统。一向以铁汉著称的普京，也

有平凡人的一面， 面对来之不易的胜利

时，欣然落泪，坦露了他作为平凡人的另

一面。在陈小蒙所著《普京归来》一书里，

让我们了解一个全面的普京， 了解一个

强势与魅力共存的俄罗斯男人。

普京强势回归， 是什么支撑他有如

此旺盛的精力和强悍的战斗力， 用普京

自己的话说，“我希望一直掌权下去，将

俄罗斯带回世界之巅！ ”

自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蹶不振，

国计民生都非常艰难， 这个时机成就了

普京的

12

年， 也成就了俄罗斯奇迹的

12

年。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出

身，普京创造了俄罗斯的奇迹。正是这位

小人物， 在乌烟瘴气的政治角逐中生存

下来，成功入主克里姆林宫。从他上任以

来，俄罗斯经济开始强势复兴，每年以至

少

5％

的速度发展， 巨额外债逐渐消融，

贸易顺差不断加大。

12

年后的今天，俄

罗斯国内政治军事全面振兴， 外交日益

强势。

普京是俄罗斯“铁腕总统”，是俄罗

斯“鹰派人物”，更是魅力不可抵挡的俄

罗斯一号男人。 有人质疑“梅普配”循环

易至原位，是梅普在表演“二人转”，但莫

如说是普京老谋深算和政治智慧的具体

表现。自宣布参选总统以后，普京公布了

整个事情的真相， 他与总统梅德韦杰夫

早在四年前就已经商定了关于 “梅普易

位”的布局。

同所有的政治家一样， 普京不可能

获得所有人的支持，尽管有反对的声音，

但这些丝毫不能掩盖他作为政治家的光

芒。作为爱好和平的读者，我们关注俄罗

斯、关注普京，我们更祝福俄罗斯、祝福

普京， 希望俄罗斯能够实现富民强国的

梦想， 也希望普京在世界和平进程中发

挥其无法替代的作用。

(

《普京归来》，陈小蒙著，时代文艺

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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